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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夏党项族尚武精神的形成，是与生存的自然环境、生产的方式和军事斗争的需要分不
开的。正是由于尚武、重勇，使党项族在同大自然、各部族的征伐抵抗中，从弱到强，在严酷现实中发
展、壮大，形成了无畏、不屈的民族性格，即使西夏中后期屡经改革、变动，但党项族的尚武传统并没有
因为年代之久远、政权之嬗变而退化，自始至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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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生存为目的的纷争就一直没有间断，强者一方凭借武力千里拓荒，万里游牧，
不断圈划着生物界限以外的区域，这些人文界限的延伸，在人类历史上营造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民族与
文明①。公元１０３８年，西夏以弱小的势力得以与较为强大的宋、辽、金等国鼎立达２００年之久，并将自己
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迅速推向了顶峰。在对外的一系列战争中，屡战屡胜，少有失利，其中一个最重
要因素就是党项族的尚武传统和对军事的高度重视。通过军事体育活动强身健体，增强军事实力，促进
民族团结，形成无畏和强悍的民族精神，达到培养合格兵丁、扩充疆域、获得更多的食物、生活资料以及繁
衍生息的目的。西夏党项民族的禀性，文献多有记载，《隋书·党项传》即称其以“俗尚武力”而著称于世；
《金史·夏国传》称西夏人“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使尚武这一历史悠久、内容宽广的传统文
化，承袭数百年，贯穿于整个民族历史发展之中，对中国古代北方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党项
族尚武精神还有一个特殊的载体，就是西夏岩画，它凝结着时代特点、携带着时代符号，是党项族生活的
真实写照。西夏岩画主要分布在宁夏的贺兰山、北山，内蒙古的阴山、曼德拉山，鄂尔多斯草原以北的那
仁乌拉山等地，约有万余幅。题材有各种家畜、人物、骑者、征战、比武，还有磨盘、车辆、毡房、塔和人面像
等。西夏岩画最大特点是岩画旁刻有西夏文题字和人物的衣着。岩画的风格以写实为主，但比较荒率，
精品较少。制作的方法主要是敲凿，或凿磨结合，在曼德拉山还有用金属工具的锐尖划刻的作品。它们
是整个西夏社会绘画的一个方面，是党项民族绘画艺术顽强地表现和保留形式。从这些岩刻艺术中，我
们可以发现与军事体育有关的活动，为我们直观了解一个处于鼎盛时期的西夏古国党项民族尚武精神提
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材料。

一、党项族尚武精神及岩画产生的时代背景

党项也称党项羌，是我国古代北方属西羌族的一支少数民族，其历史悠久，早年生活在青海、四川、西
藏交接地带的辽阔草原上，世代过着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游牧生活。《汉书·赵充国传》称其河湟。《隋书
·卷八十三》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
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织牦牛尾及羖羝毛以为屋。服裘
褐，披毡以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猪
以供食，不知稼穑。其俗淫秽蒸报，于诸夷中最为甚。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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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少而死者，则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击缶
为节。”黄河河曲，高山大川，土地肥沃，绿草如茵，自然地理条件养育了他们豪放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品
格。羌人“能寒暑饥渴，长于骑射”②。唐朝末年，拓跋思恭之弟拓跋思忠，一次在东渭桥（今陕西省长安
县东北）与黄巢农民起义军作战，桥面上有铁鹤，思忠一箭射去，箭镞竟没于鹤羽之中。由此可见西夏人
之善射及臂力之过人。夏州政权的创立者李继迁也以善骑射闻名，“尝从十余骑出猎，有虎突从山阪下，
继迁令从骑悉入柏林中，自引弓踞树巅，一发中虎眼，毙之”③，并因此而名扬于番部。
西夏立国，虽疆域万里“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④（图１），但是恶劣的地理环境

和周边多民族混战动乱的特定的生存条件，使相对弱小的西夏封建割据政权一直处于中国北方民族
势力纷争时期。若从公元８８１年拓跋部建立夏州政权“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算起，西夏则历时达３４７
年之久，时跨五个世纪，但其战事相对稀少的时间还不足１００年，其余时间，可以说是“点集不逾岁，征
战不虚月。”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战胜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党项族同仇敌忾，形成了一种
铁骨铮铮、尚武好勇的民族精神。西夏岩画中的人物立像体格魄健、身材魁梧，顶天立地，面像威严，
巨臂粗腿，衣装整齐，腰挂利刃长刀。既是待命出征，也可能是凯旋而归。一些组合画面，则是直面战
争，以多幅相连的方式表现征战场面，刀枪相对，械斗搏杀，残酷激烈，惊心动魄，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
击，再现了古朴苍凉与战乱交织的边塞文化（图２）。
西夏党项羌族绘画早有传统。在元昊祖父李继迁不满意其兄李继捧依附宋朝，拒绝宋朝要他们

内迁的命令，率领众人出奔时，便拿出其祖先拓拔思忠的画像，让随从出逃的党项人看，利用祖先的威
望感化族人，使从者日众。李继迁出示的先祖人物画，证明那时党项人已有了一定水平的绘画能力。
元昊依仗贺兰山天然屏障，立国会盟议事，操练兵马，广建离宫别墅“大役丁夫数万，于山之东营离宫
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中”⑤。在贺兰山东麓有西夏的林苑和佛寺经院。巍然屹立
的拜寺口双塔，端庄典雅秀丽无比，其精雕细刻显示了西夏建筑的高超工艺，西夏贺兰山佛祖院就设
在这里。这自然成为不甘寂寞的党项人利用岩壁画创作他们军事活动的重要内容。西夏岩画最大特
点是岩画旁刻有西夏文字。西夏时期党项人摆脱了无文字、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生活，创造了西夏
文。被元昊尊为“国字”，下令“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⑥。这对确定岩画的时代归属是很有价值
的。西夏岩画主要分布在宁夏的贺兰山、北山，内蒙古的阴山、曼德拉山、鄂尔多斯草原以北的那仁乌
拉山等地，约有万余幅，仅贺兰山贺兰口就有近百幅，上千单体图案。它们是整个西夏社会绘画的一
个方面，是党项民族绘画艺术顽强地表现和保留形式。从这些岩刻艺术中我们可以发现与军事体育
有关的活动，对于我们了解当时西夏党项民族尚武精神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材料。

二、西夏岩画中有关党项族尚武的内容

（一）射猎　　党项族有着悠久的狩猎和丰富的狩猎经验。狩猎曾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物质
基础，也是他们的民族文化早期植根的肥沃土壤。“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⑦。内迁和内
附的党项族也不例外，好勇喜猎，目以兵马为务，并且善于此道。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
与猎……”，这种围猎表示的就是同心协力，并且可以常备不懈习战练武。西夏人射猎活动的地区，主要
分布于贺兰山、天都山“藏有虎豹鹿獐”，坡谷“玩羊、山羊、马豺狼等隐处也”，河泽“野兔多居”，平原“白黄
羊、红黄羊居”，沙漠“沙狐多藏伏”。公元９０９年（宋淳化元年）李继迁遣使至契丹贡品“沙狐皮一千张，兔
鹘五张，犬子十只”⑧。一次进贡千张沙狐皮，表明该地区动物之多。这就为立国西陲而以“射猎为务”的
西夏国人提供了丰富而多样的食物。西夏的射猎文化始终是西夏封建经济建设的补充和基础形式，以及
统治者习武尚勇的重要措施。西夏广泛流传着皇族射虎英雄的动人故事。精湛的狩猎技艺与丰硕的狩
猎果实，被西夏人视为极大的光荣。仁孝继位期间，经常到贺兰山狩猎，并且业已成惯例，即每年十月，要
率军行猎；而到了年终腊月，也要出外射猎。由于统治者率先，老百姓更是上行下效，“射弈”在西夏社会
很盛行。据《圣立义海》记载：八月，设网伺鹊，射兽；十月，国人天上射雕，地上追射黄羊。由于西夏人贵
虎豹皮，是结婚不可少的彩礼，所以，“虎豹被大量捕杀，今天贺兰山、天都山狮虎绝迹或许与西夏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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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捕滥杀有直接关系”⑨。因此，西夏射猎岩画数量也相当可观。这种射猎岩画不仅仅记录射猎的事件，
同时也包含有巫术的内容，事先预演描绘一番，然后进行射猎活动以保证狩猎的成功。这种射猎活动有
单人猎、双人猎、多人猎，有步行猎、骑马猎和车猎，也有使用群狗围猎的场面。此外，还有陷阱、套索狩猎
的方法，运用猛禽射猎也是西夏人的特长，史载“元昊贡白鹤于契丹”，白鹤号曰“海东青”，是优良的猛禽
（图３）。此岩画并不一定是海东青，但属俊健的鹰隼一类猛禽，饲养驯熟后，是猎人的好帮手。

图１　西夏疆域图

（二）“圣象”　　西夏治国的大政方针是“忠实为先，战斗为务”⑩，自然包括文化艺术的各个方
面，一切为政权服务，一切为了提高民族意识，一切为了提高战斗力。艺术中贯彻以武为当务之急战
略思想的艺术形象备受尊崇。在贺兰口北侧有西夏文题记旁的一幅类人面岩画，人面形中似有一个
站立人的轮廓，双臂弯曲，两腿叉开，佩带腰刀（剑），并突出男根（图４）。这种独特的崇拜和敬仰，就是
西夏战神的形象，就是贯彻大政方针战略思想的体现。“战神”额头的一点是智慧和神力的象征；头
饰、耳饰明显，表明盔甲整齐，暗示了等级军衔；下颌磨刻一缕阴影，以示浓须，透露出游牧民族的剽
悍、勇猛；面部肌肉线条流畅活跃，微闭的双眼原来是以五官造型的武士佩带的腰刀，象征了战争的残
酷性。如果说这幅画还有巫觋含义的话，也是一个全副武装、威武不屈的英勇善战的巫觋的形象，表
现了西夏立国立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和“质直而上义”的朴素风格。在岩画旁的西夏文题记“正法
能昌盛”，就是要弘扬“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大法，以振国威，以扬民气，走兴国富民之道。可以说这
方题记为这幅图做了最贴切最生动的注释。此外，战神的形象同外部人面的结合，说明了战神永远活
在西夏人心中，永远显现在人们的眼前。

（三）骑兵　　由于在速度和机动性等方面的优势，骑兵在古代战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
于西夏来说，与宋、辽、金相比，国小实力弱，在作战中，军队往往“每有事于西，则自东点集而西；于东侧自
西点集而东；中路则东西皆集，”能够“忽尔点集，并攻一路，故夏众动员号十余万人。”“若夫深入穷追，则
夏贼度势不能抵，必奔遁绝漠，王师食尽，不能久留，师退而贼复扰，此轻议兴师之不利者一也。”瑏瑡更多地
采用运动战的策略，要求军队有更强的机动性。因此，骑兵在西夏诸兵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西夏的骑
兵，号称“铁鹞子军”，是西夏的主力部队。他们一经操练便可挥戈上阵，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西夏是以
牧业为主的民族，骑马打仗个个都是能手，而且还配备供应的骆驼（图５）。即“凡正军给生长马驼各
一”瑏瑢。所以马、驼等成为百姓家家户户必备之物。文献记载有健马、壮驼八十余万。在战斗中，西夏骑
军“衣重甲，乘善马，以铁骑为前锋，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落”瑏瑣。西夏骑兵曾引起宋人的特别重视。
《宋史·兵志四》记载：“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
可想而知，这些骑手不仅精于骑术，而且驰骋疆场，所向披靡，宋军不在话下，蒙古兵也怯他们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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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宝元二年（１０４０年）、康定二年（１０４１年）和宋仁宗庆历二年（１０４２年），西夏部队在三川口、好
水川、定川等地与拥兵百万的宋军进行三次大规模交战中都大获全胜，靠的就是骁勇善战、机动灵活
的骑兵部队。“固以弓马之力取天下”瑏瑤。
由于唐朝错误的民族政策，产马地尽在游牧民族之手，导致宋朝从始至终只能在平原以步兵的血

肉之躯抵挡游牧民族铁骑的冲击，所以宋朝的胜利一般都是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这种骑兵在军事
战术上胜过中原的步兵，直到近代火器传入之前，亚洲的军事技术天平都倾向于骑兵。骑兵水平的高
低直接决定着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瑏瑥。贺兰山描绘西夏骑兵的岩画，或马上格斗，或立于马上，或众
将士骑马，或骑马操弓高举战旗，或步骑兵举旗行进，那可真是“战旗入云霄，利剑随疾风”，表现了一
种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勇气概（图６）。

（四）精良兵器　　西夏在军事上的强胜还和他发达的冶炼业与兵器制造业有关。西夏境内矿藏
丰富，冶铁主要用以制造兵器与农具。西夏统治者尤为重视兵器的制造，并把它牢牢掌握在官府手
中。中央机构中设有“铁工院”、“冶金司”统领全国的冶铁业。元昊时期，在兴庆府王宫中设有冶铁工
场。其冶炼技术较为先进，有立式风箱和塔炉。如安西榆林第３窑千手观音佛壁画中有西夏时的《锻
铁图》，一人坐于墩上，两手用力推拉风箱，风箱之后有熔炉火焰。另有两铁匠，一人左手握火钳夹一
铁件置于铁占上，右手举锤，另一人双手抡锤打铁件。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西夏铁匠手工锻造的劳动
场景。在贺兰口凿刻有冶炼塔炉岩画（图７）。西夏的铠甲是“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人。”瑏瑦西
夏的陵墓中出土的甲胄残片制作精细，薄厚均匀，孔眼划一，有的外表有鎏金。如贺兰山南端芦沟湖
一幅岩画，凿刻西夏武士身穿盔甲，头戴毡盔，两手紧握铁球（石球），做投掷状（图８－１）。
被宋人誉为“最为利器”的神臂弓，是一种威力极大与杀伤力极高的兵器。南宋高宗年间，抗金名将

韩世忠就是仿照西夏的神臂弓制造出“克敌弓，以与虏金战，大获胜捷”。１４世纪，英国步兵使用的大弓
可射２００码，是当时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然而它的射程贯穿力与神臂弓比起来还差得远。西夏剑当时
在兵器中号称举世无双，宋时曾有“契丹鞍、夏国剑”的记载。就连堂堂的宋钦宗都十分喜爱西夏剑，常常
把它带在身边，以虞不测。戍守边疆的大臣也以从皇帝那里获得西夏剑作为最高规格的赏赐。当苏轼见
到钦宗皇帝赏赐王伦一把西夏剑“极欣赏”，并请好友晁补之为其作诗：“试人一缕立褫魄，戏客三招森动
容”。赞誉西夏剑不仅犀利无比，而且精巧美观。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士兵的作战能
力，而且与兵器的好坏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西夏总是以一个军事强国的面目出现，南侵宋，东败辽，与强
大的金王朝时战时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兵器的精良。在贺兰山南端余脉黄羊湾有一幅岩画，一
位威风凛凛的西夏战将高举两把利器以示来者，显示西夏剑的威严和武士的风采（图８－２）。

三、党项族尚武的社会风俗

（一）全民皆兵的武装力量　　西夏人勇敢强悍、尚武善战，是马上打天下的民族。它与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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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王朝的兵役制不同，不是一种国家政权的超经济强制，完全是一种强烈的民族尚武精神自觉形成
的。每遇战争，全国动员，全民参战，“举国而来号称百万，精壮居前，老弱居后”。“军民之势犹一家
也”瑏瑧。在宋人的眼中，西夏是“人人能斗击，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族皆来”，且“人人习骑射，乐战
斗，耐饥渴，其亲冒矢石，蹈锋刃，死行阵，若谈笑然”瑏瑨，说明角力、技击、骑射等军事体育活动在党项
族中开展相当普遍，群众基础相当雄厚。西夏全盛时人口也不过３００万，与人口过亿的北宋王朝难以
相比，但是，双方作战胜负以北宋损失更大。宋将富弼在庆历四年（１０４２年）有《上仁宗论河北七事》中
说到：“自西鄙用兵，今七年，大小凡经十余战，而每战必败。官军沮丧，望风畏怯。”西夏推行的全民皆
兵制规定：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参加战斗。在此基础
上，军队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员补充。不仅男子如此，处身其间之女性也不例外。在贺兰山北段归
德沟，有一幅西夏女兵习射演练图，他们对准前方的目标，持弓劲射，身后似是一位指挥者或许是一名
负赡兵，这幅画诠释了习射与实战结合的热烈气氛（图９）。有关西夏女子尚武参军、勇于骑射、直接参
加战斗的记载不绝于文书。例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卷５９载：“东汉以来，西北羌患频仍，而妇女皆能
挟弓而斗”。史书还记载了唐代党项妇女拓跋三娘带令奴婢劫盐之事。西夏军队中有名唤“麻魁”的
女兵，经常参加战斗，战功赫赫。西夏毅宗谅祚之母没藏太后与崇宗乾顺母梁太后多次既是指挥数万
大军的女统帅，又是披坚执锐、征战沙场的女将。宋元祐七年（１０９２）十月，西夏以数十万军队进攻宋
环州，西夏梁太后“纵铁鹞子数万迎斗”宋军瑏瑩。
西夏统治者依仗全民皆兵的强大武装力量，与北宋和辽国发生过大小战争无数次。即使在金国

灭掉辽和北宋后，西夏却仍然能保持在西北的地域不受侵犯。鉴于西夏的军事实力，金国也轻易不敢
向其发动进攻。这种全民皆兵、临战不惧的气氛与记载，在贺兰山西夏岩画中也多有描述，如高举战
旗骑马列队出征（图１０）。这种征战岩画描述不外乎两种含义，其一是从战时大义凛然，有一种“风萧
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之情。其二又有一种“大风气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表现了西夏人喜斗，善战，一往直前和耐寒暑饥渴的刚强精神，也对后世的人们
无形中起到了教育的作用。

（二）刚烈不羁的民族性格　　元昊立国之前，为竭力突出党项民族特色，提高民族意识，稳定部
落的联合，加强本民族的力量，以便摆脱宋朝的控制和影响。首先下令国人去除赐姓，改为嵬名、“国
中悉用胡礼”、官民一律“皆秃发，耳重环”瑐瑠（图１１）。元昊率先秃发，即剃光顶，怀念先祖，保持旧俗
（尚武），改大汉衣冠，确定民族服饰，吸收与融合本民族音乐和典章制度，订立官吏制度，创制国书，设
立蕃学等。这些措施对党项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党项族在长期的迁徙和不定的生活过程中与许多少数民族发生过摩擦。在一次次的斗争中，为

自保而大力开展尚武好勇活动，以求健体和抵制外来欺压，使勇敢强悍的民族性格得到了磨砺。如剺
面（人在悲伤之极或气愤之极时，用石刀、尖状石器等以及金属刀、锥之类的利器在脸上划、拉、割出一
道道血口子，血流满面，且留下深深的痕迹）在党项族中曾经广泛流行过。西夏天佑民安八年（１０９８
年），西夏“以兵号三十万犯塞，国主与其母将攻平夏城，自己卯壬辰，昼夜急攻，成等守益坚，夏人乃造
高车以临城，载数百人填壕而进。俄有大风震折，夏人一夕遁去，夏主母惭愤，剺面而还。”瑐瑡由此可
见，以羌戎为主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剺面的风俗（图１２）。
西夏人讲义气，讲气节，讲信用，一诺千金，重视乡里感情，崇尚团结互助。如果一旦被侵略，被欺

骗，受人愚弄，心中的愤恨往往转化为激烈的复仇行动，不惜诉诸武力。宋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四月，
因元昊之父李德明与回鹘结仇，派兵攻打甘州。西夏人以不报仇为耻瑐瑢。对待仇人除了剺面、烙印之
外，还有馘耳、劓鼻，这种惩罚通常是针对战争中的俘虏。当时宋、金、西夏、辽四方皆使用，有的时候
俘虏多了，被割耳割鼻的多达成千上万人，实在是残酷之极。如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１０４４年）“元
昊获契丹人，辄劓其鼻”瑐瑣；西夏大安九年（１０８３年）宋军“俘馘千，驱孳畜五千去”瑐瑤；西夏天仪治平元
年（１０８６年）宋军“并获，首领五千人，槛送京师，斩馘数千，牛羊、器械、刍粮以万计”瑐瑥；西夏光定六年
（１２１６年）金元帅完颜赛将夏军“俘馘甚多”等等。这些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宋、辽、金四方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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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残酷性和报复心理，对俘虏任意杀戮或馘耳劓鼻，也反映了社会落后野蛮的一面。这许多可怜人
无法在众人面前生活，只得到山中另谋生计。西夏岩画中一些人面像残缺部分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
的写照（图１３）。

四、结语

西北地区历来为游牧民族聚居之地，历史上出现过众多崇尚武力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契
丹、女真、蒙古等，党项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员，其尚武精神是非常突出的。从崛起到普遍开展为
一种典型的地域性文化现象，表现了党项族勇敢剽悍、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民族魂。这种尚武精神
是一个处在上升飞腾民族心理的表白，也是对前途、命运、力量、速度、生命的赞美，是中华民族悠久历
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后期，随着王朝内部出现分裂，和与宋、辽、金、蒙古间复杂的政治军事
关系，以及党项人原有尚武精神的退化，这个统治了中国西北部近两个世纪的少数民族王朝开始走向
了它的衰败。是战争将它最终深深地埋入到历史的尘埃之中，但他们的艺术、灵魂却永不磨灭。丰富
多彩的西夏军事体育岩画是党项族人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的见证，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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